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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9月27日的《锦州晚报》头版图片出现“天灭中共、三退平安”字样。该图片是在辽西小商品市场外拍摄的，本意是为了显示“十、一”前市面的


庆祝气氛。但也许是天意，在图片左下角处的市场外停车护栏上赫然出现呼吁市民退出党、团、队的喷字。事件发生后，锦州市各级党政机关惊恐万分、草木皆兵，倾尽一切力量企图收回这份“三退”报纸。


订阅了《锦州晚报》的某居民，取报时发现报箱被砸，报纸不见了。后来才知道是政府部门的人为了强行收回报纸所为，简直和强盗一样。一位卖报纸的业主说，当日他批发了50份晚报，刚卖出去一份，就被报社的人以错版为由全部强行收回，连成本钱都没给他，说这是上级的命令，不给钱。弄得业主怨声载道。


而且很多党员都有任务，每人要收回十份报纸，必须完成。可是到哪里找那么多份报纸啊，有的人只好用高出





《锦州晚报》头版惊现“天灭中共”后 ……





“真善忍”法理赢得高雄教育局肯定





鹤岗大法弟子李玉章被迫害致死








我出生在物质条件很优越的家庭。父母长辈对我寄予无限期望，为我选择最好的学校，希望我能够有所为，但事实并非如他们所愿。


随着年龄的增长、学校各种不良的诱惑，也随着金钱上的富足，我渐渐地成了问题学生。在社会上各种青少年帮派的吹捧中，我傲慢的心态变得更是不可一世。我的表情冷冷的，酷酷的，帮派里称我为小太妹。如果我想整谁，不用多说，丢一个很冷酷的眼神，小姐妹们立刻就会去办。


母亲因为我打架斗殴、抽烟喝酒讲粗话的恶习，气得得了心脏病，高血压。父亲多次想送我到少管所，但因碍于颜面，总是驱车半路折回。


那时，我麻木冰冷，丝毫没有体谅父母苦心的想法。即使和父母偶而坐在一起，也一定是在怒骂叫嚷中痛苦地结束。家庭美好、和睦，这些词儿当时与我们彻底绝缘。


上高一时，我来了兴致，把自己一头乌黑的长发，染成了蛋白色，并自己动手把头发剪得凌乱不堪。回到家后，父亲看到我的样子，挥手就打，狠狠地打。我被打得全身青紫，却根本得不到母亲的安慰。我非常恨父母，从此离开了家，学也不上了，整天在社会上游荡。


后来我又喜欢上了一个有妇之夫，他的家人把父母开的医疗器械店砸烂了两次。父母传话给我，要走就走得远点，别在我们眼前晃悠碍事。我很赌气偏故意在他们面前出现，惹他们生气。父母拿我没办法，几乎哭着说：我们前世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，供你养你都给你最好的，你却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痛苦和不幸。


内心的坚冰开始消融


后来偶然的一次，在楼道里，遇见一个小姑娘在往邮筒里放彩色的单张。小女孩太矮小，够不到上层的邮箱，就请求我帮忙。当时反正我闲着没事，索性就把上层的全都放了。长期的孤独寂寞，我已习惯对外界不闻不问。放完后，我就推门出去了。


小女孩在后面追着，用纯纯清亮的声音说：“大姐姐，谢谢你。你真好。”不知道为什么我鼻子陡然一阵发酸。“大姐姐，你等一等。我这里有超级好看的《神韵》晚会光盘，想送给你。”她恳切的态度使我露出了久违的微笑，接纳了。


在朋友住处，不知为何我会流着泪看完了神韵晚会。也不知为何泪水会陡然地那么多，内心的悲苦、孤独寂寞的生活，好象被一一化解，麻木冰封的心灵好象被这晚会彻底地消溶了。我第一次有了人真实的感觉，有了自己活生生的生命，我好想回家，好想结束这放荡不定的生活。


第二天早上，我回到小女孩放单张的地方，抽出了一份，上面写着《明慧周报》。我仔细地看完了所有的文章，感觉心里真是清凉，一种莫名的喜悦冲击着自己。我开始思考。


脱胎换骨的改变


也许是因为内心的忏悔吧。我再次遇到了那个给我带来生命奇迹的女孩。恳请她把每期的《明慧周报》送给我，也希望她能给我介绍一下法轮功究竟是什么。小女孩的眼睛明亮而有神采，很热心地解答了我的问题。令我惊讶的是，她小小的年纪，却思维敏捷、毫不紧张、对答如流。


我有些楞楞地问：“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口才呀，把我说得心服口服。”小女孩开心地咯咯笑起来，我也跟着笑起来。也真奇怪，在这个小女孩面前，我的一切伪装都是多余的。即使丝毫的造作，也都会在她纯真的渲染下，流露出真实的一面。在她面前，我看到了真正的自己。


“大姐姐，你学大法吧。”小女孩看着我很认真地说。“法轮功看到我满头白发，也会要吗？何况你又不知道我以前……”小女孩很聪慧，看到我有些难过的表情，拉起我的手，把我带到她的家。后来每天在她放学后，和我一起读《转法轮》，不到两个礼拜我们就读完了，功法动作也全部学会了。那段时间对我真是太宝贵了。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感受到了这样的喜悦、感激和深深的触动。（转下页）


（接上页）抽烟喝酒的陋习，在读《转法轮》那段时间我再也没有想起过，五个多月过去了，记忆中以往的生活，好象是另一个人的经历。我的头发染回了黑色，做了一个大家闺秀的发型，和帮派的朋友们都一一断交了。


我给父母跪下了


我带着巨大的勇气和痛悔的心情回到了家。母亲开了门，很苍凉的表情看着我。我扑通一下跪


下来，说：“妈，请您原谅，原谅我给您带去的痛苦。我现在已经开始修炼大法了。师父教我


做个好人，我不会再去抽烟喝酒打架了，也不会再让您伤心了。请您相信我。”母亲一下哭出声来。


我进到房间再次跪下来，请求父亲原谅：“爸，您为了我，付出了很多心血。以前女儿不懂事，总是让您和妈伤心难过。我现在开始修炼了，师父教我‘真善忍’，我慢慢地会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有用有益的人，不会再让您绝望伤心了。”


一家三口拥抱着哭成一团。巨大的家庭不幸，因为我开始修炼大法，烟消云散了。


看着父母熟睡的脸庞，想想这几年我对父母的所作所为，真是不堪回首。我轻轻地走到父母床边，平生第一次做了最引以自豪的事，为父母盖好了被子。早上，我为父母煮了清香甘甜的米粥，做了一盘小菜。父母惊讶地笑着，眼眶里又涌出了泪。


那曾经不敢奢望的安宁、美好、和睦与幸福，在“真善忍”的力量下，像源源不断的清泉，涌入我们的家，涌入我们的内心深处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法！法轮大法真好！◇











【明慧网】2009年10月9日，以“真、善、忍”为准则推动品德教育的台湾高雄市五福国


中团队，获得了市教育局及各界的最高评价，并获得推动品德教育最优良奖。


其中，五福国中品德教育团队的核心教师张素杏（上图左二）受到教育局的最高肯定。她是该校的学务主任，也是一名法轮功学员。


修炼前，张素杏感觉人生好像走到了尽头：自己一身病，还要应付沉重的工作；儿子患了肺结核；个性叛逆的女儿和她形同陌路；先生天天与她吵架。


2002年7月，她们全家开始修炼法轮功后，都获得了健康的身体，而且大家遇到矛盾都找自己的问题，家庭关系融洽了，张素杏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宁静和喜悦。


她因此深深感受到法轮功的法理可以迅速提升人的道德，便开始言传身教，用“真、善、忍”的道理教导学生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五福国中的学生看起来气质纯净，服装整齐、对师长同学彬彬有礼。张素杏说：“唯有以真诚、善良、忍让的准则在学生心里扎根，学生会变得很懂事、用功读书、乐观开朗。”◇








动态网近期网址https://cp.aletoledo.com 或 https://fb.techelp.it 供您安全访问被封网站，了解外界真实信息！








真诚关爱如人生的阳光     是非纷扰中与你煦道真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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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态网近期网址https是加密网址，浏览时弹出的两个对话框，请点“是”和“确认”，即可加密访问。





停止迫害法轮功





原价几倍的价钱来买。有的收藏爱好者还愿意花300元买这份报纸。这件事成了“十一”前后锦州百姓谈论的焦点，很多人因此了解到什么是“三退”。


其实像“天灭中共、三退保命”这样的标语不仅在锦州、在全国各地，几乎随处可见。为什么“三退”出现在报纸上令中共如此恐惧呢？因为中共最害怕老百姓知道真相。在互联网上的真实信息难以封堵的今天，钳制利用国内的各种媒体制造谎言、宣传中共的伟光正，成了中共最后的一件“皇帝的新衣”。有人说如果国内的媒体能够刊登出真相，比如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迫害死八千万中国人，对法轮功的十年迫害中折磨死三千多法轮功学员等事实，那么不出三天全中国的人都会唾弃中共。


中共能用强权和暴力收回报纸，但抹不去它内心深处对民意的恐惧，更无法阻挡天意与历史的选择。揭露中共假恶斗本质的《九评共产党》一书，风靡海内外五年来，目前已引发超过6100万人加入“三退”大潮。“三退”已深入人心。越来越多的人明白，只有退出中共组织，废除把生命献给其党的毒誓，才会有美好的未来。◇











黑龙江省鹤岗市大法弟子李玉章，2005年9月22日被绑架关押，2006年3月被劫持到绥化劳教所继续迫害，于10月5日含冤去世。 


李玉章，男，58岁，家住黑龙江省鹤岗市南山区西山街，2001年因进京上访，被非法劳教三年，在鹤岗市劳教所遭受迫害。因反映睡觉太挤，就被恶警毒打，把手指掰坏、骨折，脑袋上被打得出包，到出所之后头上还一直有包。 


2005年9月23日早5点来钟，李玉章家突然被鹤岗市公安局、南山公安分局、铁西派出所共10多个警察包围、非法抄家，所有的地方都被翻遍。恶警强行把李玉章绑架到铁西派出所，同时将妻子、儿子也一同带到铁西派出进行非法审问，说李玉章家有笔记本电脑，不承认就不让吃饭。 


李玉章妻子和儿子被派出所扣留一天后放回，李玉章被非法关押四天后被劫持到鹤岗市第二看守所。在派出所关押期间，恶警没有让李玉章一家人吃一点东西，当家人提出要控告不法人员时，办案人员竟嚣张的说：你们告去吧！ 


李玉章一共四天没给饭吃，送看守所时，人走路已经有些摇晃，从此身体一直不好。2006年3月被劫持到绥化劳教所后状况越加不好，走路吃力，腹部肿胀积水，他向劳教所讲不能出操和劳动，恶警不允许，说：必须有医院证明才能休息。 李玉章被迫带病出操和劳动，到八月份人不行了，才被允许去医院检查，随后让家人去接回。 


回家一个多月后，李玉章于十月五日去世。








